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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养老：双系家庭转型视角下的探讨
◇苏运勋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逐渐进入老龄社会，养老已经成为国

家和社会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女

儿养老现象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已经普遍出现并逐渐

受到社会的认可，它在养老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女儿养老，女儿

必将成为农村家庭养老的重要资源，越来越多地在

娘家的经济和家庭福利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本

文中，女儿养老是指外嫁女参与娘家父母养老，具体

来说涉及物质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这里有

一点需要注意：“女儿养老”经常跟“女儿反馈”混淆

在一起。

二、传统养老方式的式微与“养老家庭”的兴起

在传统家庭制度和社会伦理中，儿子是养老责

任的主要承担者。外嫁女虽然与娘家父母在日常生

活中保持着亲密联系，但并不因此而承担赡养责

任。随着儿子家庭遭遇越来越严峻的家庭转型压

力，为了保证养老效果，他们逐渐把目光投向外嫁女

并开始默认或提议外嫁女参与娘家父母养老。这与

外嫁女的想法不谋而合。外嫁女和娘家兄弟因父母

养老重新组合在一起，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养老

家庭”。

（一）儿子家庭转型与传统养老方式的式微

关于中国传统养老模式，费孝通先生对此有比

较经典的描述。他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指出中国代际

关系是一种“抚育—赡养”式关系，即甲代抚育乙代，

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下

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模式。反馈模式的维系需

要建立在均衡互惠的基础之上，正如费孝通所说，

“家庭成员间来往取予之间从总体和长线来看必须

均衡互惠。”在S村，家庭代际关系实践大体上也遵

循着“反馈模式”的逻辑：一方面父代不仅抚育子女

长大，而且还资助他们结婚成家，甚至帮助照看孙

代。另一方面，子代则负责养老送终。具体来说，儿

子要为老人提供住所、口粮、换季衣物、零花钱以及

送终等。但随着儿子家庭转型压力的加深，他们反

馈给父母的养老资源减少或维持在一个比较底线的

水平上，“反馈模式”失衡，这就直接影响到老人的养

老效果。

家庭转型压力会重塑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逻

辑，“下位优先”开始主导家庭资源配置，用于养老的

资源供给会缩减或者维持在较低水平。再一个是，

家庭转型压力在很大程度也改变了家庭劳动力的配

置方式，儿子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一般外出务工，他

们难以实现对老人的情感慰藉和生活照料。在这种

背景下，“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没钱花”成为当地

老人比较普遍的养老状态。在儿子难以顾及老人的

情况下，养老的现实需求迫使儿子默认外嫁女参与

养老，他们甚至不顾传统的村庄舆论而提议外嫁女

养老。当然，这与外嫁女对娘家父母的情感关联不

谋而合。

（二）“养老家庭”的兴起

家庭转型压力直接影响到娘家兄弟赡养父母的

效果，他们为了减轻自身的赡养压力，同时也是为了

达到较好的养老效果，就开始默认或提议让外嫁女

参与娘家父母养老。于是，外嫁女就借着这个契机

毫无顾虑的参与娘家父母养老，与娘家兄弟一起组

建“养老责任共同体”。也就是说，基于共同的养老

目标，已经成家的儿子和女儿重新组织在一起商量

养老事宜、承担养老责任，我们把这种具有三角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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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老组织称之为“养老家庭”。在“养老家庭”中，

儿子和女儿都是养老的主体，父母是养老的客体。

由于传统家庭制度（尤其是继嗣和财产继承制度）和

外婚制在当地社会还依然存在，女儿和儿子在赡养

父母上必然存在差异性。所以，为了调和养老主体

之间的关系，儿子和女儿会共同商定一个大家都比

较满意的养老方案，明确儿子和女儿各自的养老责

任，从而实现对老人的协作养老。

概而言之，“养老家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

点：首先是双系性。女儿和儿子都是养老的主体，他

们都承担相应的养老责任。由于传统家庭制度和外

婚制在当地社会依然普遍存在，女儿和儿子在具体

的养老内容上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外嫁女只承担

轮流养老那一部分责任，至于父母看病、住院以及丧

葬等费用只需“尽能力尽心意”即可，“花钱的话都

摊，（女儿）多的多拿，各凭各的心意，有能力就多拿，

不拿说不过去。”其次是规则性。在“养老家庭”中，

虽然儿子和女儿的养老动机不同、养老条件不同，但

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为了明确儿子和女儿各自

的养老责任，他们会提前商议出一个大家都比较满

意的养老方案。调研发现，当地的养老方案主要涉

及两个部分：一个是日常生活照料，具体来说就是如

何在儿子和女儿之间安排轮流养老；另一个是养老

费用分摊，主要是指看病、住院以及丧葬等大笔开支

的分摊。最后是临时性，“养老家庭”具有十分明确

的养老功能定位，当老人相继去世以后，那么“养老

家庭”也就解体了。

三、纳入“养老家庭”的女儿养老及其限度

外嫁女与娘家兄弟基于共同的养老目标组建

“养老家庭”，那么外嫁女是否会毫无限度的赡养娘

家父母？事实上，家庭转型压力均质的分布在每一

个农民家里，不仅娘家兄弟会遭遇家庭转型压力，外

嫁女家同样也会。这就决定了外嫁女参与娘家父母

养老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养老参与以不影响自家家庭再生产为前提；二是

在养老费用支出上会兼顾多方利益和感受。

唐灿等人较早发现了女儿养老所呈现的性别间

社会公平问题，她们在浙东农村调研发现，外嫁女儿

无论出钱还是出力都不被认为是正式赡养，她们的

责任或义务则被看作是自发自愿的行为，因此也没

有对等的财产权利。李永萍认为大部分农村父母主

要是土地、住房以及生活日用品等家产，并且从夫居

的婚姻模式也不利于她们继承这些家产。然而，当

父母家产具有财产化的预期时，参与养老的女儿就

可能会因提出共同分割父母财产而引起矛盾和纠

纷。显然，随着女儿养老的日益普遍，由此所引发的

性别间社会公平问题也亟待解决，不然则会冲击姊

妹之间的亲密感情。事实上，S村女儿养老的经验

表明，外嫁女和娘家兄弟之间通过提前协商和制定

养老规则的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问

题的发生：一方面，姊妹之间根据各自的家庭条件，

通过协商明确他们的养老责任和义务。这种养老责

任和义务既可以是均等的，也可以是不均等的，关键

在于要“尽心意尽能力”；另一方面，协商的过程中可

能会涉及到父母家产继承等问题，把敏感问题提出

来公开讨论，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事后扯皮进而影

响到姊妹感情。

作者简介：苏运勋，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

院助理研究员。

（摘自：《兰州学刊》2022年7月7日网络首发）

60


